
垃圾分类也要讲“安全”

胡海明

    为了做
好垃圾投放
及 分 类 工
作， 每个社
区都建设了

若干生活垃圾集中投放站， 并配备专人负责生活垃圾
投放站的开放时间及头道生活垃圾的分拣。此外，对个
别居民未经分类就投放的行为， 工作人员还会认真监
督、指导，力争将垃圾分类工作做到尽善尽美。

垃圾分类过程中还会产生很多的再生资源， 如纸
板箱、泡沫板、书籍、报纸等，工作人员
将它们分拣出来， 堆放在投放站，这
样，问题就来了。

笔者所在的小区从事这项工作的
是一对夫妻。 他们起早摸黑， 兢兢业
业，但分捡出来的东西堆放在门前屋后，把本来就不大
的垃圾箱房堵得严严实实……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些都是易燃物资，这样就
像埋了一颗“定时炸弹”，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垃圾分类的过程中，安全不可忽略。垃圾箱房最直
接的管理者与监督方是居民委员会和物业公司， 笔者
以为，居委会和物业公司是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应
该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保小区一方平安的主体责任，在
认真监督垃圾分类的同时， 更要以相关安全法规为准
绳，常态化检查垃圾投放站的安全情况，对暴露出来的
安全隐患及时予以整改。安全工作要常抓不懈，在任何
领域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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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口志愿者
蒋鸣鸣

    因办事或购物之需，我常乘公交车
至一大桥引桥旁下车，穿越斑马线走数
十步，过引桥线大道后，或疾或徐行至目
的地。

道旁有位身着赭红上衣、戴同色帽
子的中年志愿者，格外引人注目。

缘由嘛，在于他的较真。
他盯紧斑马线，如同哨兵守牢国境

线，毫不懈怠。见闯红灯或不走斑马线的
行人，他会高声呐喊，退回、退回！边喊边
右手指向对方。偶尔个别
“勇者”仍大摇大摆、脚步
不停地途经其旁。他一把
拽住：没看见吗？红灯！红
灯！态度近乎粗暴。此处车
辆多，红灯考验行人忍耐，达 80至 90

?。急不可耐者，乘车行间隙快步过马
路，无视他的存在。他板紧面孔，撅起嘴
唇，瞧着远去的背影，嘟囔着不满。
起初，我并不欣赏他。斑马线红灯时

间长、绿灯过短，的确受过诟病。更有甚
者，有的地段绿灯仅闪 15?，行人，尤其
老年人，脚步稍缓行程刚半，红灯
倏尔一亮，车辆“哗啦啦”启动，呼
啸而来，如万马奔腾，令人胆颤心
惊。你得疾行或慢跑，方能赶在红
灯亮前穿越马路。有家大报曾有篇
《谈细节》文章，讲起某些城市不重视“细
节”，就举了人行道“绿灯”设置过短的例
子。故我对老吼叫行人的志愿者无有好
感，认为他“专替车辆打算，不为过客着
想”，经其身旁，我连眼角余光也不瞄他。

一次，我竟至于跟他玩起“躲猫猫”
游戏来。因有急事，我横穿马路不走斑马
线，于车辆间隙跳跃越过。他朝我挥舞右
手，连连吹哨。我心虚地融入行道树下，
站了好几分钟。他吹胡子瞪眼睛的，然也
无奈。

前晌，忽见他守护另一道口，即连接
大桥引线的大道右侧———三路交叉处。
盖因他敬业所致吧？我估摸。是啊，你哪
去寻找比他更负责、更严厉的守护者呢？
即便交警、辅警也绝少像他不讲情面、口
气“蛮横”。将其调至重要地段，如同把最

会打仗、最不惧死的士兵派上战场一线。
判断没错。
此处系数路交汇、车水马龙的五六

十米主干道，红灯持续两分钟。没等绿灯
闪烁，有人便迈步前行。遇这种情形，他
会拼命吼叫：停下，停下！胆小者脸一红，
站住或后撤；胆大者一意孤行。途经他
旁，他会拉住对方，说，这么危险，下次注
意啊！语气似比先前柔和。被拽之人，有
的甩脱他手，昂首离去；有的脸一红，说，

好的好的。
我对他渐生好感：红

绿灯设置，虽未免处处周
到，然难得这般尽职尽
责、甘受委屈之人。毕竟

人车汹涌，安全第一啊！
令我对其心生敬佩，是一回“拦车”。
绿灯亮起，行人举步，左手边一台小

车右拐弯，车速较快。紧急之中，他一个
箭步跨下马路，立车前张臂拦住：停下，
停下！司机“哧地”刹车。他圆瞪双眼，对
摇下车窗的司机吼道：你怎么搞的？撞了

人咋办？对方头一缩没敢吭声。
“拦车”举动，令我对他看法

大好。
其实，他维护的是秩序，无论

车辆抑或行人，谁错就拦谁批评
谁———执法公正，不偏不倚。
我干脆驻足。攀谈中，得知他系某国

营大厂职工。“天命之年”，为何不去上班
呢？我不免疑惑。负了工伤，左手不便，他
挽起左臂衣袖，露出累累疤痕道，但呆在
家里心发慌，当个志愿者吧！他边眼盯路
面，边不无自豪地说：我受过多次表扬，
“坚守路口、不讲情面”之事，还上了本市
日报呢！
对这位伤残志愿者，我给予点赞，继

而联想起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晃动的
众多“爱心人士”、志愿者的矫健身影。
我们的城市、乡村，有着成千上万甘

于奉献的义工、志愿人士。他们与各行各
业的爱岗敬业者一道，成为美丽富饶中
国的坚强建设者、广袤大地安宁的坚定
“守护神”。

美好的一天从问候开始
詹超音

    说实话，我问候的是腹中
宿物，请它走，按时走，走个净。

每日睁眼，翻动几下，紧迫
感便来。人体健康在于通，如厕
是第一通。婴儿打个屁会吓哭
自己，排空肚子时但见回回
乐，这么小就有了通的快活。
猫啊狗的，屎后也会表现出怪
异的兴奋，鸡鸭会欢拍翅膀，
鸟儿减负后会飞得更快。毛贼
入室不是忙着先找窃物，而是
先确认退路———这个引用不怎
么恰当。事实是，人不能光顾着
吃，倒是先要顾虑下行各处及
出口安全。我有一个万姓同学，
他得病后第一时间告诉我他
的直肠生了坏毛病，肝上也

有，所以
没法进行

手术。他喝了十个月的米汤，熬到
肠道不留一丝缝隙那天，去了。万
太太披露丈夫的不好习惯———自
腌咸肉，顿顿吃———岂知世界最
坏食品就是：咸鱼、咸肉、咸菜。

自
己的身
体自己
问候，
不仅天
天得问候，还得天天去侍候；不仅
仅不能怠慢，还需慎待。

华夏中医讲究一个通字，百
病皆因为堵。病源首为寒，寒则
湿，湿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
瘤，瘤则癌。中医用攻坚散结之法
治堵，全力保通。南汇这个地方曾
出过一个名不虚传的外科医生，
叫吴炳江，是他的爷爷卖了三亩

地让他学医行医，最早攻研肺痨，
成名于疮疖瘘瘰回春之术，专治
人体中的堵，哪里堵药施哪里。这
不符合西医理论，但偏偏有效。小
叶增生成因就是堵，患者到吴炳

江处求
医，基
本能治
愈。
老

人去世多年。没了吴炳江，众多患
者只能望而兴叹。
通不等于漏。出汗适当，排寒

利湿；出大汗则为漏：漏精。话多
愉心，说话太多则为漏：漏气。
鼻子用来通气，有鼻屎鼻涕，

可以掏了擤了，却不能出鼻血。这
儿的老人有土法止血：棕绳子一
根，拴食指中节，左鼻孔出血拴左

手，右
鼻孔出
血拴右
手，拴后立止。气道不能入杂物，
不排出不安宁；也不能气逆上冲，
会打呃，十分难忍。吸进一点胡椒
粉，连打几个喷嚏，打呃即止。
生活千变万化，人一生不知

后面会发生什么。要有所准备，更
要时刻关注自身的健康。很简单，
角角落落通着，不堵，万事大吉。
心也应不时问候，保持心宽、心
旷、心明、心满、心跳，至关重要。
养成了读写习惯，很养心，也很有
成就感，晚年非常充实。时常思路
受堵，或者一片混乱，翻阅喜欢看
的书，读入迷的文，会豁然开朗，
如同打开了一条通道。真是举一
纲而万目张，解一篇而众篇明。

鸡格郎
何鑫渠

    去青浦旅行，无论是
在金泽还是朱家角饭店，
菜肴多是浓浓的水乡特
色。菜单中冷菜的一只鳑
鲏鱼、热菜中的清蒸白水

鱼、红烧鸡格郎是少不了的。
游客看到“鸡格郎”大多会迷糊，见鸡、郎两字，多

以为是鸡还是一只公鸡。听老板介绍，见图片，才知“鸡
格郎”是一种适合红烧的鱼。此鱼体有点圆，外有黑色
斑点，不知为何鱼？

鱼虽不认，但入口肉质细嫩，味道鲜美，没有河鱼
通常带有的泥土气，反倒有鸡的鲜味，与“清蒸白水鱼”
可为绝配。当时上网查，青浦水产志上只有包括一个字
空格的“格郎”。民间叫“鸡格郎”自有道理，河鱼通常带
有着泥土气，此鱼无，反倒有鸡的鲜味。也有人反对，叫
“鸡格郎”一点看不出是鱼，应写成”鲫格郎”。此鱼比鲫
鱼好吃，刺少且软，绝对是鲫鱼的升级版！
青浦朱家角大而热闹，我喜去小而安静的金泽。走

上、下塘街，逛完一寺六桥，必到状元楼尝“鸡格郎”等
美味后归沪。
“鸡格郎”在上海市区寻觅不得。我居三林塘，小区

外有水产店，店不大但鱼近二十种。多次询问有无“鸡
格郎”，老板知“鸡格郎”味美，但说此鱼知者不多，市场
上难得有，如进货一次至少十余条又恐没人采购。今年

母亲节上午得老板微信：今天采购到
了“鸡格郎”。我得信息，购了两条，一
条与友共享同乐。

现在“鸡格郎”多为人工养殖，味
道虽逊于野生，但亦为难得之美味也。

你
想
喝
点
什
么

肖
振
华

    影视剧里常常看到，
欧美人总是习惯地问到
访客人：“你想喝点什么
吗？”如同在机舱里，推来
一辆装满各色饮料的小
车，上面有威士忌、朗姆
酒、可乐、气泡水、咖啡、
果汁等等，笑容可掬的空
姐也这样询问乘客。而在
我们这里，客人来
了，问寒问暖，一般
不会去刻意问喝什
么，招邀朋友最宜
茶，请坐后随即递
上一杯，可以是碧
螺春，可以是正山
小种，也可以是菊
花、普洱。

我们这一代
人，是喝着茶水长
大的。在我们看来，
紧随在喝后面使用
频率最高的，必定是茶，
喝酒是一种嗜好，喝水是
感冒后的一种治疗，只有
喝茶，是唇干口渴时的沁
人心脾，是宅居独处时的
心胸荡涤，是行走
在外的便携杯里的
清香甘甜，是午后
三五好友相聚时的
源源话语……

我小时候家里不宽
裕，买不起茶叶，父亲买来
茶叶末，每天早上抓上一
撮，放入一只小纱布袋，然
后扎紧袋口，扔进茶壶，冲
上沸水，这是一家人一天
的饮料。茶壶里不知加了
多少回水，到晚上已经白
晃晃的没了颜色。在我工

作后，一只大号搪瓷杯用
来泡茶，用久了，白色的杯
壁上积了一层褐色茶垢，
还舍不得擦洗。有段时间
流行用雀巢咖啡瓶泡茶，
容量抵上两三个茶杯，不
会爆裂，不会泼洒。后来为
提高办公形象，才换上了
乳白色的骨瓷杯，只是每

天要清洗茶垢，让
茶杯保持晶莹剔
透、温润如玉。
当然，骨瓷茶

杯里不会是茶叶
末，投放什么茶叶
也讲究了。家里冰
箱冷藏室有多个锡
罐，分类存放了绿
茶、黄茶、白茶、青
茶和红茶。一次同
学王君说，你还没
尝过黑茶？他说的

是普洱。有一阵普洱大热，
不时会收到一桶或一饼，
但泡法麻烦，也就束之高
阁。王君是个普洱狂，我们
一起外出旅游时，他会带

上烧水壶和一套茶
具，有空便在寝室
里摆开阵势，为大
家一一斟上茶汤橙
黄、香气扑人的普

洱。受王君影响，退休后我
也购置了一套普洱茶具，
按部就班依样操作，品味
一种绵长的甘醇。

那天也是闲来无事，
读到一本《打开咖啡的
门》，被诱惑着跨进门槛，
东张西望，渐渐心动。最
早买的是胶囊咖啡机，操

作很简便，将一颗装入咖
啡粉、充入氮气保鲜的胶
囊，放入机器，一键萃取，
即可喝上一杯咖啡。遗憾
的是，胶囊咖啡少了操作
过程，尤其是磨豆时散发
的咖啡香气，于是买了法
式滤压壶。据说贝多芬每
天早上会数 60 粒咖啡
豆，研磨后再冲泡。摇着
磨豆机，开启咖啡仪式，
预热了壶，放入咖啡粉，
加上沸腾热水，咖啡粉在
水的浸泡中缓缓释放，盖
上滤网，便压榨出一壶原
汁原味的咖啡。咖啡的制
作更多的是冲和滤，后来
尝试煮咖啡，又买来了一
把摩卡壶，下壶填上咖啡
粉，加上水，放在电陶炉
上，不多时间，蒸汽缓缓地
将咖啡推到上壶，浓浓的
液体泛着气泡，溢着香气，
伴随着滋滋声在身旁生
动演绎，咖啡尚未喝上，
人似乎已经有些醉了。
喝了一生的茶，居然

沉湎于喝过几次的咖啡，
这是始料未及的。当然两
者并不对立，相反却很有
共性，茶叶和咖啡都含有
咖啡因，都含有大量酚类
物质，可以提神益思、有
益健康，茶和咖啡也是世
界上最多人饮用的饮品。
我还发现，两者在制作方
式上，竟也有古人所谓的
“茶滋于水，水籍乎器”之
韵味。比如茶，龙井宜用
玻璃杯，可观赏其灵动的
“茶舞”；铁观音挑一头白
瓷茶具，红白映衬，十分高
雅；普洱与紫砂壶相配，壶

嘴小盖严、内壁粗糙，香
不涣散，同时因为没有施
釉，良好的透气性有助茶
味发挥。咖啡制作过程也
考究，如有一种冰?咖
啡，是利用冰块溶化，一点
一?萃取而成。那年夏日
我买来冰?壶，一套透明
晶亮玻璃壶体，上壶投入
磨好的咖啡粉，压上带阀
门的盖子，倒上冷水，放进
冰块，然后轻微捻动阀门
的旋钮，以 10? 8?的流
速落进下壶，昼漏迢迢暑
气清，待到入口，会惊喜那
番香浓、滑顺和纯净……
你想喝点什么吗？茶

和咖啡固然难以分舍，但
如今的我，在某些场景仍
然在寻觅。比如每当乘坐
在飞机上，当空姐让我做

选择题时，我不会要茶，
因为那瓶里倒出的是袋
泡茶；也不会要咖啡，那
肯定是速溶咖啡；矿水淡
而无味，果汁甜得发腻，
后来终于发现了姜汁汽
水（Ginger ale），一经尝
试，引为知己，此后这款罐
装饮料，便成为我空中的
指定饮品。

 ?急皮遇到碰哭精 (?影) ?建国

清

疮

傅
思
阳

    父亲瘫痪，卧床日久，开春以后身上到处长红疹
子，疹子破了溃烂结痂，痂掉了继续长。吃了一车子的
药涂了一箱子的药膏，立了秋，才渐渐收住。但是尾骨
右侧的溃烂一不小心长了脓疮。

骨科医生告诉我疮口虽小，里面不小，要动手术大
面积切除，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ICU的鄢由秦医生告诉我，不用动手术，住院叫专
职清疮的护士清理就行。

中午十一点左右，我在给父亲翻身，一扭头，看见
一位戴了花色护士帽的护士在帮忙。她蓝色的口罩上
面一双清秀灵动的大眼睛特别动人。我问：“您就是李
芸护士？”她说：“是的。”她整理好床，接
过助手递过的手术托盘，轻轻地放在床
上，掀开被子，仔细查看父亲身上的皮
肤。看见一小圈一小圈的新痂，她非常柔
和非常小心地一片一片地剥下来，一片
一片放在纸上。她说：“我好像有强迫
症，一定要清理干净才舒服。这不是褥
疮，是体内长出的病，不要用碘伏擦，要
用医生配的喜辽妥药膏涂抹，痂清干净，按时涂。”

清疮开始，她缓缓地撕开疮贴，只见发白软烂的皮
肤中间有个小洞，我知道就要用手术钳和刀片去钳去
割了，心里一阵发紧，躲到外面不敢看。等她们说好了
好了，凑近看时，只见圆圆的伤口周围非常干净，粉色
的肉泛着健康的光泽，中间凹下去一点，也相当干净。
过了几天，她第二次来清疮。我调好心情，全程看。

她专注的神色引得大家屏息静气。只见她撕开护疮贴，
用镊子夹着碘伏棉球清洗伤口，再换酒精棉球清洗，先
虚着手擦表层，慢慢地用暗劲渐擦渐深，直到死皮都被
除净，然后用纱布吸干水分，取了手术钳子和小刀，用
钳子把脓一点一点夹出来，之后夹住腐肉，用小刀轻轻
地割。我看父亲身子往前缩，问：“不打麻药么？”她说：
“是有点痛，但是可以承受的。”当父亲第三次缩身时，
她说：“忍一下，马上好。”割完，她再次用碘伏酒精清洗
用纱布吸干水。然后取出凡士林纱条，倒上藻酸盐颗
粒，敷在伤口上，最后取出八脚护疮贴贴上，取下八脚，
把疮贴四周压实，写上日期，然后收盘起身，一派轻松
满足的样子。

做和做是不一样的，有的做，会携带一种温柔的力
量和摄心的韵律：比方说，当镊子夹起的瞬间，你会为
它的精准和细致赞叹；运刀的当下，你会为它的安稳与
轻灵叫绝；擦拭的过程，你会为她的手法轻柔与小心翼
翼感动；整个操作过程，让你屏息、静气、凝神、专注，你
会感觉到进入细微的静定与欣喜。有的人可以把茶道
花道做到入静与享受，而这位平凡的护士，她可以把看
似肮脏污秽脓血淋淋的清疮做到入静与享受，以悲心
与绝技救人于水火，像清莲，绽放于淤泥之上……


